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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袁我和男朋友在一起整整两年
了遥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袁我感觉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淡

了遥
男朋友比我大2岁袁看上去比同龄人成熟稳重袁这个也是当初吸引

我的主要因素遥
两年前袁我们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上认识袁算是一见钟情吧袁就此开始热恋遥他每天

有事没事都会发短信给我袁打好几个电话袁一打就是半小时一小时袁几乎要把手机打爆了遥
QQ一上线就能收到他的甜蜜留言遥 每个周末和节假日袁他都会陪我去我想去的地方袁陪我吃好
吃的袁即使我爱吃他不爱吃的东西袁他也乐意奉陪噎噎热恋中的男人似乎都有点疯狂袁他还开玩笑
说袁真想把你变小袁装进我口袋里袁走到哪里都带着遥
同事们都很羡慕我袁说我有一个细心体贴的男朋友袁我也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遥
我算不上是一个多敏感的人袁但是最近几个月的种种迹象袁让我感觉和以前比好多事情都不一样了袁他

对我没以前那么好了遥
首先他的电话明显减少袁并且从主叫变成被叫袁每次打给他总说忙袁偶尔打个电话来袁也只是问我在干嘛袁吃

过了没袁待会儿去做什么之类的袁然后说那你继续什么什么去吧遥 例行公事一样遥
其次是短信袁以前一天十几条袁随时报备自己的日常袁或者发一些搞笑的段子逗我笑袁总之让我感觉他时刻在我

身边袁特别心安遥 现在呢袁早上来一条野早安冶袁跟起床闹钟一样准时袁晚上来一条野晚安冶遥
我性格比较外向袁作为恋爱中的女生袁我挺粘他的袁总喜欢问他爱不爱我袁以前他都能深情款款地回答袁现在他说

这个问题没意思遥 我要是生气走掉袁他也不找我袁短信也没有袁电话也没有浴 以前他每次都送我回家袁现在也不送了曰去
他家找他袁想给他个惊喜袁也没见他有多高兴遥 周末如果我不找他袁他不会来找我袁有几次早上我醒了袁也故意不去找
他袁结果等到快中午的时候袁他才来个短信院在干吗钥我感觉我们像老夫老妻一样袁没有什么热烈的话题袁也找不到心跳
的感觉了遥

我也一度怀疑他是否劈腿袁但是又没有那种迹象袁他上班时间很忙袁下班后也多数宅在家里玩游戏袁QQ都挂着袁
这点可以证明遥 那么结论就是两年的爱情已经耗干了所有的热情袁留下的仅仅是习惯遥

看到感情变成这个样子袁我好难受袁之前都见过家长了袁都谈婚论嫁了袁感情居然变得不温不火袁真的好累遥
为什么爱情刚开始那么甜蜜袁慢慢就变淡了袁还那么伤人钥

我问他是不是不爱我了袁他就说工作忙袁我觉得是借口袁我生气时和他闹分手袁他又不答应袁会好声好气
挽留我袁也只有这个时候袁才有当初那种爱恋的感觉遥 我也在检讨自己袁是不是自己太粘他了袁让他厌烦
了遥可是爱情为什么就不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初心袁保持那份热烈呢钥和他谈这个话题袁他就说我小题大
做袁说他也尽力了袁说我这样计较他会累遥

人都说袁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袁我们的爱情还没进坟墓袁就已经挂掉了袁以后又会怎样钥 以前
听萧亚轩的歌叶放爱情一个假曳还不以为然袁爱情就是你侬我侬袁哪里舍得分开袁但是这几
天袁我也在不停地问自己院我的爱情是不是也需要放个假钥 给彼此一段时间袁不再跟
他分享自己的生活袁每天和闺蜜们一起玩袁如果他不打电话给我袁我也绝不联
系他噎噎只是不知道假期要多长袁放假回来袁爱情还在不在袁如果还在
的话袁会不会变得更新鲜钥

今年夏天因脚气严重袁我又穿上了久违
的布鞋遥
我从小家境贫寒袁无地无田袁靠父亲风里来浪里去辛苦捕鱼

养活一家遥 我从小穿着多是母亲缝纳所成袁像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的
布鞋遥 母亲经常熬些面糊袁将一块块用不上的碎布或旧衣袁一层层粘贴裱好尧晒干

揭起袁再比照我脚的尺寸剪切成鞋样袁戴上顶针袁用自己纺搓的粗苎麻线袁抹上黄蜡渊或
蜡烛油冤袁一针一线地纳鞋底袁最后再裁些布头做鞋面袁一双新鞋就完工了遥
母亲做鞋比起别人来难度要大得多袁因为母亲右手食指小时候做农活受刀伤致残袁可她每

做一件事认真仔细袁做出的鞋仍是绝对的舒适遥 她总是忙不过来袁平时要纺麻织线袁赶制渔网袁除了
常利用傍晚煤油灯下纳鞋袁白天总是在劳动间隙揣上鞋底见缝插针地野赶工冶遥
上世纪40年代中期袁我开始上学读书袁活动量大了袁打乒乓球尧爬大树捉蝉尧踩瓦砾捉蟋蟀噎噎一双结

实的新鞋袁没几天鞋头就磨出窟窿袁母亲一针一线补上遥可不久鞋后跟渊底冤又磨出窟窿袁母亲又将碎布头一
层层纳上贴紧重新用针补好后跟遥
在那个时候袁我多想能像其他同学一样穿上漂亮耐磨又软绵绵的球鞋啊袁可这只是一种奢望遥 在我离家

到桥头胡中心小学读高小毕业班时袁我依旧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遥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好的家庭并不多袁我穿的
布鞋也不见得太野土气冶袁直到1951年2月袁17岁的我参加了工作袁经济情况才开始有了好转袁虽有野旱涝保
收冶袁然因父亲劳力减弱袁还需补助家庭开支袁经济仍是捉襟见肘遥积攒了大半年袁才买了心仪已久的球鞋袁
与野母亲牌冶布鞋换着穿遥 直到工作七八年后才添了一双皮鞋袁到70年代末才开始同布鞋野拜拜冶了遥

在80年代中期袁我的孙女尧外甥女学走路后袁穿的鞋大都是在商店买的袁不少还是名牌袁我母亲常
感慨地对她们说院你们祖辈小时候做梦都想不到有这么漂亮的鞋子穿哦浴

今年7月一天袁碰见久未谋面的老友袁谈起我一双脚常出脚汗袁袜底湿漉漉的袁真是苦不堪
言遥当时他以自己的体验建议我试试穿布鞋遥野一语惊醒梦中人冶袁在我脑海中顿时浮现出
儿时脚穿母亲纳制的布鞋自在又舒适的景况遥 母亲过世已有13年了袁 哪里去找布
鞋袁商场尧超市里也很少有卖袁就是有名的牌子袁也与野母亲牌冶迥然不同遥 回
家和老伴说起此事袁老伴说袁以前见过你母亲的老柜子里有你曾经穿

过的一双布鞋遥 果然翻出了半新不旧的一双布鞋袁穿上这
布鞋袁不仅干爽袁连步伐也变得轻快了遥

2009年11月29日袁你呱呱坠地曰2010年
12月21日袁你挣脱大人的怀抱袁独自走向人
生第一步曰2011年8月29日袁你告别开裆裤曰
2014年8月21日袁你可以独自洗澡噎噎

似乎还是刚刚的事情袁 你粘着我陪你
到小区看广场舞袁牵着或是抱着曰似乎还是
刚刚的事情袁每到晚上睡觉袁你总是要贴着
我袁咕哝着白天的见闻趣事遥只是不知道从
什么时候开始袁你有了自己的小伙伴袁在小
区奔跑尧打球袁极少拉上我曰只是不知道从
什么时候开始袁下班后要想找寻你的身影袁
变得非常困难遥

这个暑假袁你有了自己的小闺蜜袁一个
即将读小学四年级的琪琪姐姐袁无话不谈袁
画画尧玩乐尧做你们才懂得的游戏袁而且常
常是连带中饭尧晚饭都在姐姐家解决遥什么
三岁一代沟袁在你们身上都是浮云遥

再过三个月袁你就五周岁了遥五岁的小
屁孩儿袁居然就想急着挣脱我的怀抱袁这让
我很是无措袁怎么突然一下子袁就感觉要被
你抛弃了遥 记得袁你还在襁褓中袁我就念叨
着袁唉袁什么时候会走路就好了袁我可以轻
松了曰等你会走路袁会奔跑袁我又念叨着袁
唉袁什么时候上幼儿园就好了遥现在你即将
读中班了袁 跟你聊天袁 突然蹦出一个新词
儿袁甚或是一个成语袁总是让我惊诧院怎么
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遥 蓦然发现袁 长大的
你袁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了袁有自己对事物的
判断袁 而我们有时候还是用你还小的眼光
和心态看待你袁 所以总是会让你嫌弃甚至
不耐烦遥 一种惶恐袁甚至不被需要的感觉袁
时不时就会袭击过来遥 所以袁也开始理解袁
为什么女儿出嫁袁父母会老泪纵横袁各种的
不舍以及牵挂袁 随着新娘跨出家门的那一
刹袁注定是牵绊终身遥

够不到你
的惶恐
荫潘旭婷

每次在催促着你快点袁再快点的时候袁
其实内心却是希望能慢下来袁慢点长大袁我
似乎一直没有做好你长大的心理准备袁在
我们眼中袁 你仍是那个懵懂而又萌萌的小
屁孩儿袁一颦一笑袁有着你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的天真可爱遥可有时候一副老道的样子袁
却又有着超于同龄人的成熟遥有时候袁你用
肉呼呼的小手袁拥抱着我袁轻轻拍我的背说
着野我爱你冶的时候袁小小的人儿感觉真好曰
有时候袁 你要是作起来袁 也能让我暴跳如
雷袁恨不得你一下子就长大遥

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忘记你的真实年
龄袁一个五周岁不到的孩子袁有时候希望你
能慢点袁 慢慢长袁 有更多的时间陪着我们
玩曰有时候又希望你能快快长大袁更加懂事
而又知礼遥 好像很少在你的真实年龄中着
陆袁去思考袁去观察你的种种袁等过了这个
年龄袁又陷于无境的回忆袁如此反复袁惶恐
的感觉也如超声波袁虽然看不到袁但一直被
包围着遥 我想袁需要慢下来的是自己吧袁不
急不躁袁不是等着你长大袁而是陪着你袁跟
上你的节奏袁快亦或是慢袁一起长大袁一起
去感受其中的美好袁各种作袁各种调皮甚至
是恶作剧袁我想等到了这个时候袁估计惶恐
的感觉才会消失袁 代之的是内心的再一次
成长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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